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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旗嶄忽議“巷屎”嚥“屎吶”

緒形 康

〈OGAKA Koh, 神戸大学〉

一、 20世紀90年代対 “公正” 與 “正義” 的探求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戦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1989年６･４事

件之后，在 “政治体制改革” 一詞成為忌諱的政治環境里，這場論戦一直在真誠地追求社会

主義市場経済時代中応該具有什麼様的 “公正” 與 “正義”。筆者在過去所著的 《当代中國

的自由主義》 一文中， 将這場論戦分為1994年后、 1997年后和1999年之后的三個階段， 並

作了論述 （詳見 《中國21》 第９號， 2000年５月）。

論戦的第一階段 : 1992年起中國向社会主義市場経済体制転型，人們開始関注長期被中

國共産党領導的政権所壟断的財産和資本応如何公正地被市場化。這時，期待経済自由的進

一歩發展的自由主義者開始主張， 当務之急是要打破党、行政権力與市場串通一気的現状，

実現所有人站在同一条起怺綫上的 “機会平等”。 1994年這些主張引發了這場論戦。

論戦的第二階段 : 対于這些主張 “公正的自由” 的人士， 重視發展由知識分子主導的

“社会工学” 的新左派却認為， 正是美國支配的全球化 （跨國公司） 才是阻碍中國 （実現）

“機会平等” 的元凶。這個時候，信奉 “‘后’ 学”、 “依附理論”、 “世界体係論” 的海外留学

生也加入了論戦。 1997年将 “非公有制成嚴” 也算成社会主義市場経済的重要組成部分，以

党和政府為中心展開 “公私論戦” 之后，不願将非公有制称為私有制的党内主流派也加強了

與新左派的結合。

論戦的第三階段 : 1999年，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５･７事件之后，新左派

反全球化的主張借助國民反美民族主義的高漲開始梺据論戦的優勢地位。八國峰会（G8，G7

＋１） 体制被譴責為世界霸権和控制支配中國的象征，追求 “公正的自由” 的自由主義者甚

至還被一些人罵為追随全球化的 “売國賊”。

《当代中國的自由主義》 一文面世之后，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戦却發生了意料之外的

転折，這就是2000年的長江読書奨事件。事件的中心人物是在中國國内知識界頗有影響的理

論雑志的総編，也是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但是，囲繞着領奨的不透明態度，還包括始終為

其辯護的出版社、審査委員会，他們対建立 “公正的自由” 所不可欠缺的公正的机制的意識

之低下一顕無遺。20世紀90年代精彩紛呈的論戦却只能以這様一個充満醜聞的結局而告終。

之后新左派和自由主義双方都没能提出針対自由、全球化有效的新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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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白期

論戦的終結也與党、政府対全球化的態度發生的根本性転変有関。江沢民的三個代表理

論意味着中國决心要加入世界的先進文明行列。 中國最終支持了2001年９･11事件后針対恐

怖主義的 “布什的戦争”，在國際社会尋求解决朝鮮問題上中美両國的緊密合作也印象至深。

2003年中國実質上加入了八國峰会的行列，為此，新左派的主張今天僅僅変成了妨碍党、政

府外交政策的噪音。

党、政府対新左派支持的減少，看上去却也促使了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関係的部分和解。

發起反対 “布什的戦争” 的網上簽名運動的正是因 “長江読書奨事件” 决裂的両個陣営。但

是緊接着發生的非典却很有可能使対 “公正的自由” 的探求化為泡影。此時危機管理体制的

建立成為迫在眉睫的課題， 軽自由重管理、軽公正重秩序的言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重視。

但是，対 “公正” 和 “正義” 的追求在中國真的就結束了嵎？

三、 “公正” 與 “自由” 的論争

林語堂説過， 在中國只存在衙門階級和非衙門階級，党、 政府的政治権力與市場結合、

操縦市場的現状證明，在共産主義体制下的今天這個論断仍然是正確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

的論戦以 “長江読書奨” 式的形式終結，正是因為被優先給予了通向権力関係的機会的論戦

当事者决定性地缺乏 “衙門階級” 的自我意識。可是1994年論戦開始的時候並非如此，当時

自由主義陣営抱有在中國不存在 “機会平等” 的強烈的危機意識，這種危機感源自1994年前

后深刻的経済泡沫以及随之而來的貧富差距的拡大和分配不公，当時従他們的論調中甚至可

以感到他們対自己是 “衙門階級” 的内疚感。

2003年９月，有報道称中國共産党下發了限制在党内議論修改憲法 （私有制問題） 和政

治体制改革問題的通知。可這件事反過來也説明在党内存在着要求進行修改憲法和政治体制

改革的強烈願望。

事実上中國経暦了非典之后，公共衛生事業和信息公開作為政治課題的重要一環浮出了

水面，由于経済的高速増長所導致的貧富差距的加劇也與1994年的情况迥然不同。如菓自由

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戦要避免重蹈1997年后因全球化和民族主義等因素成為政治斗争的工具之

覆轍的話，過去両個陣営所追求的実現 “公正” 與 “正義” 反而更応成為緊迫的任務，随着

與公共衛生事業和信息公開等新的政治課題相聯係，很有可能取得新的成菓。

新左派和自由主義放棄相互之間的成見、実現反対 “布什的戦争” 的大団結還不到一年，

現在難道不正是他們其中渇望擺脱“衙門階級”的人士重整旗鼓開始新的旅程的大好時機嵎？

（劉星 訳）




